但以理書——第三十五篇
揭示先知性嘅框架：威廉．米勒嘅洞見,以及通往哈米吉多頓嘅三個使地荒涼嘅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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喺「末時」——即一七九八年——«但以理書»,更具體嚟講,即由烏萊河所表徵之異象,被揭開封印.呢個異象宣告查案審判於一八四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開始.成為嗰真理根基嘅經文,乃係«但以理書»第八章第十四節.蒙揀選去辨認呢信息之揭封嘅使者威廉米勒,從未完全明白一切與呢異象有關嘅真理;然而,佢確已成就咗所交託畀佢嘅工作.
當米勒開始研究預言之道時,他明白到某些預言解釋嘅規則,乃係喺«聖經»之內被辨明並確立嘅.呢啲規則後來被編定並稱為威廉．米勒嘅«解釋規則».呢啲規則蒙靈感所認可,並被指明為嗰啲將要喺星期日法案之時宣告執行審判開始之人所要採用嘅規則.米勒作證話,佢開始研究«聖經»時,係由«聖經»嘅起首開始,而且只係喺明白當時所查考嘅內容之後,先至繼續往前.由呢種方法,好容易睇出,米勒最先認識到、並且同佢所要指出係喺1844年應驗之信息有關嘅第一個時間預言,乃係«利未記»第二十六章嘅「七次」.
靈感嘅啟示話畀我哋知,天使加百列連同其他聖天使一齊引導米勒嘅心思,正如加百列曾經引導但以理、啟示者約翰,以及聖經中一切先知嘅心思一樣;因為加百列被賦予咗撒但所喪失嘅職分.加百列嘅職分,喺撒但最初嘅名「路西弗」之中有所表徵;「路西弗」嘅意思就係「帶光者」.加百列將預言之光帶畀米勒,而米勒順從呢光,傳講咗嗰信息,宣告查案審判喺1844年10月22日開始.
當人以後見之明去理解威廉・米勒嘅工作時,就能看出,佢蒙賜予對預言之道若干嘅洞見,而呢啲洞見成為佢編組那關於將臨審判之信息工作嘅關鍵.其中一個關鍵,就係佢認識到,在預言嘅應用上,一日代表一年.另一個,則係一種預言嘅結構;佢運用呢個結構,去安置並對齊佢所發現嘅各條預言線.呢個結構乃係建立喺兩個使上帝子民同上帝聖所荒涼嘅撒但權勢之上.米勒一切嘅發現,都被安放喺呢個預言結構之上;呢個結構表徵異教主義之歷史,隨後接續而來嘅教皇主義,自古代以色列時期起,直到基督第二次降臨,先後踐踏上帝嘅聖所同上帝嘅子民.
嗰個預言性嘅結構,使佢能夠準確辨明一切為確立1844年10月22日為審判開始所必需嘅真理.但嗰個真理乃係有限嘅,因為喺預言歷史之中,佢未能看見繼異教同教皇制之後嘅第三個逼迫勢力.佢毋須看見嗰個真理,因為佢嘅工作乃係宣告1844年10月22日,而關於第三個逼迫勢力嘅亮光,將會喺嗰個日期之後被開啟.
與此同時,為要將他對預言嘅理解安置喺一個由異教羅馬及其後之教皇羅馬兩個荒涼之權勢所構成嘅架構之上,他亦認為,«但以理書»中譯作「常獻的」一詞,乃係異教主義,或異教羅馬嘅象徵.譯作「常獻的」嘅「tamid」一詞,但以理共使用咗五次;每一次都係同一個米勒正確理解為代表教皇權嘅象徵一同出現.嗰個總係同「常獻的」連繫出現、代表教皇權嘅象徵,係以兩個象徵表達出嚟.無論如何,呢兩個代表教皇權勢嘅象徵,兩者都係指向教皇權;然而,但以理每逢使用譯作「常獻的」之「tamid」一詞時,佢總係同教皇權嘅象徵一同使用,並且先於該象徵而出現.米勒對«但以理書»中「常獻的」之理解,成為咗佢所見之架構嘅基礎;而嗰個架構係建立喺先有異教主義、後有教皇主義兩個荒涼之權勢之上.米勒喺«但以理書»中將「常獻的」指認為異教主義,註定要喺復臨運動之內成為一場重大爭議;呢場爭議始於復臨運動嘅第二代,即始於1888年.
米勒所發現、並構成對1844年10月22日之理解的一項最初先知性真理,乃是«利未記»第二十六章中的「七次」;而這亦是米勒已確立之真理當中,首項於1863年被拒絕的真理.那次拒絕開啟了復臨運動的第一代,當時他們開始在老底嘉的曠野中漂流. 第二代始於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總會;而在那裡所發生之背叛的後果之下,拒絕米勒將「常獻的」指認為異教之撒但工作,於1901年開始了.對於「常獻的」之正確認識,並未被完全摒棄,直到那位女先知去世之後;她曾指出,那種被提倡、用以反對米勒對「常獻的」之正確觀點的見解,乃是由「從天上被逐出的天使」所傳遞的.全面的拒絕發生於約1931年前後的第三代. 第三代乃是在1919年聖經會議之後不久,隨着 W. W. Prescott 所出版、題為«The Doctrine of Christ»一書而開始的.1919年,第三代開始,並持續直到1957年«Questions on Doctrine»一書出版為止.
當米勒嘅工作已經喺哈巴谷嘅兩塊版上（即 1843 年同 1850 年先驅圖表）被確立並清楚表明之後,主隨即開始揭示呢個真理：除咗異教同教皇制度之外,仲有另一個,即第三個施行荒涼嘅權勢,將會隨後興起,並且同樣迫害上帝嘅子民.
「透過異教,繼而透過教皇制,撒但運用其權勢達數多個世紀之久,竭力要將上帝忠心的見證人從地上塗抹.異教徒與教皇派同樣都是受那龍的靈所驅使.二者所不同者,僅在於教皇制假稱事奉上帝,因此乃是更危險、更殘酷的仇敵.撒但藉着羅馬教之媒介,使全世界陷於擄掠之中.那自稱屬上帝的教會被捲入這迷惑的行列之內;上帝的子民在一千多年之久,都受那龍的烈怒所害.及至教皇制被奪去其力量,被迫停止逼迫之時,約翰看見另一種新勢力興起,要附和那龍的聲音,並把同樣殘酷而褻瀆的作為延續下去.這勢力,就是最後要向教會和上帝的律法爭戰的權勢,乃是以一隻有羔羊兩角的獸為象徵.先於它的那些獸都是從海中上來的;惟獨這一隻是從地中上來,表徵那以此為象徵之國家乃是和平地興起.那「有如羔羊的兩角」,極恰切地代表美國政府的性質,正如其兩項基本原則——共和政體與更正教——所表明的一樣.這些原則,乃是我們作為一個國家的能力與昌盛之秘訣.那些首先在美洲海岸找到避難所的人,因為來到一個脫離教皇制狂妄要求與君王統治暴政的國家,便大大歡喜.他們立志要在公民自由與宗教自由這廣闊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政府.」«Signs of the Times»,1899年11月1日.
米勒睇唔見第三個逼迫人的權勢,因此佢所建立嘅架構並唔完整,然而卻完全適合去成就佢嘅工作.懷愛倫姊妹指出,米勒乃係上帝所揀選嘅使者;喺佢嘅工作上,佢係以利亞同施洗約翰所預表嘅;喺佢蒙召去作工呢件事上,佢係以利沙所預表嘅;而喺佢嘅死上,佢則係由摩西所預表.喺神聖歷史之中,能夠引發註釋指出有天使正喺墳墓旁等候,要使佢哋復活嘅人,實在寥寥可數;然而,呢一種註釋卻正正係關乎米勒嘅.佢嘅工作受限於佢被興起時所處嘅歷史,呢一個事實並唔係對米勒嘅貶抑;只不過,若然要喺上帝預言之道嘅真光之下看待佢嘅工作,呢一點乃係必須承認嘅.
米勒曾領受具體、來自天使的指引,使他得以建立一個先知性的架構;此架構乃是根據兩個施行荒涼的權勢——先有異教主義,後有教皇制——而構成.正因如此,那些指出在這兩個權勢所造成的荒涼之後之歷史的預言,米勒並未正確認識.然而,這些誤解沒有一項被帶到哈巴谷那兩塊神聖的版上;在那裡,藉着米勒的工作所建立的根基,已以圖表方式表明出來.這就是為何靈感能夠記述一八四三年的圖表,說那是由主的手所指引的.
主向我顯示,1843年圖表乃由祂親手指引,當中任何部分都不應更改;其數字正如祂所要的一樣.祂的手覆庇其上,並將其中若干數字上的一個錯誤隱藏起來,使人都不能看見,直至祂的手挪開.
「其後,關於『常獻的』,我看見『祭』這個字乃係出於人嘅智慧所加上去,並不屬於經文本身;而主已將關於此事正確嘅見解賜畀嗰啲傳揚審判時辰信息嘅人.喺1844年之前,當合一仍然存在嘅時候,幾乎所有人都喺『常獻的』嘅正確認識上同心一致;但自1844年以後,喺混亂之中,其他見解被接納,於是黑暗同混亂隨之而來.」«Review and Herald»,1850年11月1日.
米勒按天使嘅指引所彙集起來嘅真理,乃係由主所引導;而喺對 1843 年圖表嘅認可之內,默示亦包括咗對米勒之理解嘅印證,即「常獻的」係代表異教,乃係正確嘅.希伯來文「tamid」一詞被譯作「常獻的」,喺«但以理書»中共出現五次,而每一次都係表示兩個行毀壞之勢力之間嘅關係：先係異教,隨後係教皇制.
米勒對「常獻的燔祭」嘅理解——視之為異教主義嘅象徵——喺佢所採用嘅預言體系之中,乃係絕對不可或缺;因為異教主義先於教皇主義而後者繼之嘅次序關係,成為咗佢用以配合一切佢蒙引導而明白之預言嘅參照點.
喺「末時」,即1798年,«但以理書»被開啟;而其中嗰段主要經文,亦即懷愛倫姊妹所指為復臨運動之「中心柱石」同「根基」者,乃係«但以理書»第八章十四節.
「喺眾經文之中,作為復臨信仰嘅根基同中心柱石嘅,尤以呢一段經文為最：『到二千三百日,聖所就必潔淨.』〔但以理書 8:14.〕」«善惡之爭»,409.
第十四節係對第十三節嘅回答,而若離開咗問題本身嘅語境,呢個回答就毫無意義.
其後,我聽見有一位聖者說話;又有另一位聖者對那位正在說話的聖者說：「這關乎常獻的燔祭和那使地荒涼之罪過的異象,要到幾時才應驗,以致聖所與軍旅都被踐踏呢？」他對我說：「到二千三百日;然後聖所就必得潔淨.」但以理書 8:13, 14
呢兩節經文,象徵住喺「末時」即1798年«但以理書»被開啟封印之時所產生嘅知識增長.第十三節指出咗米勒據以建立其先知模型嘅兩個使地荒涼嘅勢力.米勒將第十三節中嘅「常獻的」認定為異教,而將「使地荒涼的罪過」認定為教皇制度.必須認識到,天使引導米勒所明白嘅先知模型,正係喺呢兩節代表1798年歷史中臨到之知識增長嘅經文裏面被指出嚟.然而,米勒並未獲賜看見下一個要登上先知舞台、並逼迫上帝子民嘅勢力.
「我看見那有兩角的獸有龍的口,並且牠的權勢在牠的頭上,而那法令將要從牠口中發出.隨後我又看見大淫婦之母;那母並不是眾女兒,乃是與她們分開、有別的.她的日子曾經來到,如今已經過去;而她的女兒,就是新教各宗派,乃是下一批登上舞臺,表演出與母親在逼迫聖徒時所懷同樣的心意.我看見,當那母的權勢日漸衰微之際,眾女兒卻一直在增長;不久她們便要行使那曾由母親所行使的權勢.」Spalding and Magan, 1.
米勒未能看見第三個勢力,迫使他作出一些根本錯誤的結論.米勒將«啟示錄»第十三章中的海中獸認作異教羅馬,而將地上獸認作教皇羅馬.他對«啟示錄»第十七章的應用,同樣因他未能看見那延伸至教皇制度這第二個荒涼勢力以外的預言歷史而有缺陷.基於這個原因,當米勒在但以理的預言中辨認羅馬勢力時,他將其視為一個分為兩個階段而來的勢力.那樣的應用在當時是、並且如今仍是準確的,但這卻使他無法理解«聖經»預言中的諸國度,並非止於由羅馬所代表的第四國.他看見並辨認出羅馬這第四國有兩個階段,分別以異教羅馬和教皇羅馬為表徵;然而,他卻看不見教皇羅馬同時也是第五國,而其後還要有第六國.
喺但以理書第二章,米勒派將聖經預言中第五國嘅要素,同第四國合併起來.喺基本層面上,佢哋嘅應用係正確嘅,但卻並不完整;因為聖經預言中列國嘅首次提及,必須同聖經預言中列國嘅最後提及相一致,因為耶穌作為阿拉法同俄梅戛,總係藉着起初說明末後.由於未能看見兩個前後相繼之國度嘅區別,米勒就無可能認出：啟示錄第十二章所指明嘅係異教主義（龍）;啟示錄第十三章嘅海獸乃係教皇主義（獸）;而啟示錄第十三章嘅地獸則係背道嘅新教（假先知）.
米勒未能看出«啟示錄»第十二章及第十三章中的龍、獸同假先知乃係三個相繼嘅國度,因此,按住佢先知性嘅邏輯,佢就不得不假定呢兩章並唔係對嗰三個引領世界走向哈米吉多頓之勢力嘅連續性描繪.米勒所領受嘅亮光,對佢嗰一代而言乃係完全嘅亮光,而佢嗰一代亦按呢亮光受試驗.
三個使荒涼之權勢（龍、獸同假先知）嘅亮光,喺「末時」即一九八九年,賜咗畀 Future for America.隨住蘇聯瓦解、應驗«但以理書»第十一章第四十節而被揭開封印嘅«但以理書»經文,乃係第三位天使嘅亮光;而米勒所領受嘅,則係第一位天使嘅亮光.«但以理書»第十一章最後六節,被看為 Future for America 呢場運動嘅根基同中心支柱;而«但以理書»第十一章第四十節,乃總括嗰亮光,正如«但以理書»第八章第十三、十四節總括咗喺米勒派運動中被揭開封印嘅亮光一樣.
到了末時,南方王必攻擊他;北方王必如旋風般向他猛衝而來,帶着戰車、馬兵,並許多船隻;他必進入列國,勢如氾濫,橫掃而過.但以理書 11:40.
呢一節經文指出,自1798年「末時」開始,有一場南方王與北方王之間嘅戰爭.南方王所代表嘅,乃係無神論嘅法國;正正喺嗰一年,法國使教皇權受咗致命傷.教皇權喺呢度被表徵為北方王.按預言而論,1798年嘅法國,乃係«但以理書»第七章十國之中嘅一國.嗰十國代表異教羅馬,而異教羅馬又代表龍.教皇權（北方王）代表獸.呢一節經文指出,北方王（教皇權）喺經文開首既已受咗致命傷,但最終必向南方王（無神論之王）施行報復.及至教皇權作出報復之時,無神論之王已經由法國一國,轉移到蘇聯邦聯之中.法國本來只係一個國家;然而,當教皇權喺呢一節經文之中向南方王施行報復之時,南方王卻被指為「列國」,正如前蘇聯一樣.
當北方王（教皇權）作出報復之時,便帶着「戰車」、「馬兵」同「許多船隻」而來.戰車同馬兵乃軍事力量之象徵,而船隻乃經濟力量之象徵.那為咗推倒蘇聯而與教皇權結成不聖潔同盟嘅勢力,就係美國;而啟示錄第十三章所指出,美國有兩種力量,就是憑藉武力同經濟手段,強迫世界接受教皇權威之印記.人若冇呢個印記,就不得作買賣;並且更進一步,凡冇呢個印記嘅人,都要被處死.
第四十節直接指出那龍（南方王）、那獸（教皇制度）同假先知（美國）.關於一九八九年「末時」嘅根本經文,指出咗帶領世界走向哈米吉多頓嘅三個行毀壞之可憎嘅勢力;正如米勒派運動嘅根本經文曾指出異教主義及其後之教皇主義呢兩個行毀壞之可憎嘅勢力一樣.
呢節經文以南方王同北方王之間嘅一場爭戰開始.喺經文開頭（1798年）,南方王得勝;但喺呢節經文之內,北方王反擊,並且勝過南方王.經文嘅開頭標誌住北方王同南方王之間嘅爭戰,而喺經文所包含信息嘅結尾,同一場南北兩王之間嘅爭戰再次被描繪出嚟,只係結果剛好相反.開頭標明咗1798年嘅「末時」,而結尾嘅爭戰則標明1989年嘅「末時」.呢節經文喺其文字見證之中,包含住嗰作為印記嘅阿拉法同俄梅戛,起初同末後.
呢節經文所實際描繪嘅歷史,喺1989年蘇聯瓦解之後仍然繼續推進,直到第四十一節所講嘅星期日法案.喺星期日法案之時,現代巴比倫三重聯合,藉着一連串迅速發生嘅事件而形成.故此,第四十節乃係由1798年致命傷被施加、推羅淫婦被忘記之時開始.呢節經文所代表嘅歷史,喺第四十一節所講嘅星期日法案嗰度先至完全終結;喺嗰時,致命傷得醫治,而推羅淫婦亦被記念.呢個開始同終結嘅標記,不單止寫喺該節經文嘅文字之上,亦都寫喺該節所代表嘅全部歷史之上.呢節經文所指出嘅,乃係一個先知性嘅框架;呢個框架並非單單建立喺異教主義（龍）同教皇主義（獸）之上,而係指出引領世界走向哈米吉多頓之三個使地荒涼之權勢嘅結構.
米勒嘅預言架構宣告咗上帝查案審判嘅來臨,而 Future for America 嘅預言架構則宣告咗上帝執行審判嘅來臨.喺 1989 年「末時」,隨住蘇聯解體、但以理書十一章最後六節被解開封印,一個分為三步嘅考驗同潔淨過程就開始咗.要正確明白喺 1798 年被解開封印嘅烏萊河異象,就必須明白米勒只見到異教主義同教皇主義,卻未見到背道嘅新教,呢一個分別.
我哋將會喺下一篇文章繼續呢個考察.
「我哋冇時間可以浪費.艱難困苦嘅日子正喺我哋前頭.世界正被戰爭嘅靈所激動.不久,先知預言中所講嘅患難景象就要發生.〈但以理書〉第十一章嘅預言,幾乎已經達到完全應驗.呢預言喺應驗過程中所發生嘅好多歷史,將會重演.」
「喺第三十節,經文提到一個權勢,『第三十至三十六節引文.』」
「與呢啲說話所描述者相似嘅景象,將會發生.」«Manuscript Releases»,第13冊,394頁.




